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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公路上的灰尘包围．但女养路工身上依旧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大美

美丽的“公路婆"
文／王明添

1午国道32l线459公里处至494公里 健的身影活跃在公路养护一线，做着 丽的女人。

1土处崎岖蜿蜒的公路线上，常常 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因为工作性质 蒙玲，就是其中一位将美丽无声无

可以看到这样一群人：她们身着橘红 的关系，她们无法展示华丽的裙子、 息地洒落在公路线上的女人。

色标志服，脚蹬沾满泥巴的解放鞋， 典雅的旗袍，身上唯一可以体现女性

每天挥舞着铁锹和扫帚，在漫天飞舞 特征的饰品，便是一条用来遮挡沙尘 从“一枝花"舅H公路篓竹
的尘土中劳作。她们“面朝公路背朝 的花头巾。 “美丽”二字似乎与她们 提起蒙玲，同事们都不约而同地

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收工后 毫不相干，过往路人甚至会觉得她们 说，她年轻时很漂亮。

结伴回到驻地——广西蒙山公路管理 “土里土气”。可是当你真正了解她 20年前，没干公路养护这份工作

局新圩养护站。她们是养路女工，矫 们后，就会觉得她们是公路线上最美 时，她皮肤白净、身材苗条、容貌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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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在村里是有名的大美女，博得了不

少男士的倾慕。

“你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羡慕极

了，她那么漂亮，几乎全村的小伙子

都喜欢她。”蒙玲的一位同事笑着对笔

者说。

“有什么可羡慕的，现在都荣升为

‘公路婆’了。”蒙玲大方地自嘲道。

“公路婆”是一些路人对她们的称

呼，听得多了，她们不仅习惯了这个乍

一听有些刺耳的“绰号”，还经常用来

自我调侃。

从“一枝花”到“公路婆”的变

化，饱含着养路工的辛酸。蒙玲不是不

爱美，只是野外作业的工作性质，让她

的一切修饰都变成了徒劳。蒙玲爱穿裙

子，也喜欢漂亮的发型。可是，工作的

时候，一身宽大的橘红色工服几乎把她

从头到脚“裹”了起来，再戴一个大口

罩，再美的容颜也被遮掩了。冒着黑烟

的沥青，漫天飞舞的尘土以及公路上被

随意抛撒的垃圾，让她彻底变得“灰头

土脸”。

20年的公路养护工作，消磨了当年

“一枝花”的风采。如今，与同龄女性

比起来，她非但不出众，反而还显得苍

老许多。不仅肤色变得黝黑，身体也因

“职业病”而常受疼痛的困扰。

公路养护工作基本都是野外作业，

身处于天空之下、公路之上，受“折

腾”是在所难免的。与很多常年在路上

劳作的养路工一样，蒙玲也得了风湿

病。春天雨水多，一旦犯病就痛得无法

忍受；夏天烈日毒，皮肤被晒伤，浑身

大汗淋漓，一不小心还容易中暑；秋天

天气干燥，灰尘满面，一刮风，她就变

成了“土人”；冬天寒气逼人，容易生

冻疮，手脚经常又痛又痒，抓不住扫

帚，睡不着觉。

同时，公路养护是体力活儿，清

扫路面、修补坑槽、疏通水沟、搬石

头、挥大锤、开铲车、拉泥土、灌

缝、清理塌方，没有一项是不需要卖

力气的。 “我们经常要搬石头，轻的

几斤，重的上百斤，一般的女人可干

不了这活儿。”蒙玲没有抱怨，甚至

还自豪地说：“在我们这个养护站，

女人当男人用。说句时髦话——我们都

是‘汉子’。”

笔者被这位养路工大姐的话逗笑

了，可是心里却酸酸的。劳累、伤痛，

对于养路工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了。

一年四季，天天都在野外干活，虽然锻

炼出强健硬朗的体魄，但是长年累月的

劳累也让他们落下了病根。新圩养护站

的站长告诉笔者，站里10名职工都有大

大小小的伤病，几乎人人都有腰骨疼痛

和风湿病。 “我们基本不把风湿病当病

了。”站长笑道。

蒙玲最怕过夏天。公路线上烈日

当空，连个可以乘凉的地方都没有。在

高温的炙烤下，即便有帽子、长袖衣服

[

的防护，紫外线依旧防不胜防，皮肤轻

则被晒得黝黑，重则被晒伤。对于天

生爱美的女人，这种伤害无疑是“重大

打击”。日久天长，无论多么神奇的面

膜，都没办法把她被烈日晒得黝黑的皮

肤还原了。就这样， “一枝花”的容颜

变老了， “公路婆”的称号却再也卸不

掉了。

“不合群”的怪人
对于性格开朗的蒙玲来说，在公路

上工作还有一点让她感到无奈，那就是

孤独。 “公路离城镇一般都很远。一条

公路上，只有我们几个养路工，过往车

辆的司乘人员是不会停下来和我们聊天

的。我们几个一聊就是20年，自己都觉

得‘无聊’了。”蒙玲觉得她和同事已

经与社会脱节了，虽然互相之间还有交

流，但谁也不了解公路线以外的世界，

都变得越来越“不合群”了。

以前，人们常说养路工“远看像要

饭的，近看像捡破烂的，仔细一看原来

是公路站的。”现在，虽然养路工的生

活条件、工作环境好了很多，但社会地

位仍然不高。

蒙玲所在的新圩养护站负责国道

321线蒙山境内35公里二级公路的养护

工作，只有10名年龄在35岁以上的女养

路工。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3．5公里

的公路管养工作，工作强度大，早出晚

归在所难免，一天下来，在公路上的时

间不少于9个小时。对于女人来说，这

确实是一项不轻松的工作：单单是清扫

路面垃圾、挖坑补槽，平均每周用坏一

把扫帚，每两个月用坏一把铁锹、穿破

一双解放鞋。在她们眼里，这些都算不

了什么，她们最怕的是汛期来临。由于

这个路段属于塌方多发区，只要到了汛

期下几天大雨，就有公路塌方。在这种

情况下，她们基本坐不稳、吃不饱、睡

不好，时刻绷着一根弦，不仅要随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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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天气变化，轮流到公路上巡查，还要

清理塌方。

“工作辛苦劳累，我们都不怕，最

怕的是群众不理解。”蒙玲无奈地说。

虽然大多数人对养路工的工作比较支

持，但一小部分人的不理解、不配合，

也让她们受了不少委屈。

公路沿线的一些居民为了图方便，

经常把生活垃圾倾倒在路边，致使大部

分边沟里污水、稀泥和垃圾混合在一

起，臭气熏天。为此，养路工们时常要

花上大半个上午才能把边沟清理干净。

总这样也不是办法，养护站决定

先试着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把垃

圾倾倒在指定区域。蒙玲的老家恰好就

在这个乡镇，她主动请缨上门劝说。但

是很多人不买账，包括她的亲戚们。无

奈之下，养护站将此事告知路政执法部

门，问题得到了解决，亲戚们也和蒙玲

结了怨。

“每次回老家，这些亲戚总是投以

异样的眼光，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蒙玲有点委屈，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

是个怪人。”

昌臣匹[蜀
新圩养护站距离县城13公里，为

图上班方便，大部分职工把家安在了县

城郊区，但想到达工作所在的路段，仍

需10公里左右的路程，中午只能在路上

吃饭。蒙玲说，她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路上度过的。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女

人，很多时候都是不合格的家庭主妇。

蒙玲有一个多病的老母亲和一个6

岁的小女儿。每天早晨，她都会把早餐

和午餐同时准备好，然后带上午餐盒出

门工作，一直到晚上才能回家。照顾家

人的重任大多落在了丈夫身上，看着父

女俩亲密嬉戏的情景，蒙玲心中五味杂

陈。 “女儿从小就没得到我太多照顾，

她现在都不怎么亲近我。我很想多陪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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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但是真的没有时间。”

有一件小事，至今提起还会让蒙玲

眼圈变红。那是前年中秋节，她说好晚

上带女儿放孔明灯，这个与妈妈的约定

让小女孩高兴了一整天。可是，晚上18

时左右，电话响了，她二话没说就出门

了。原来她所管辖的路段上，一辆大货

车撒下的沙石让后面的摩托车滑倒，司

机受了轻伤。为了保证过往车辆的安

全，蒙玲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清扫。沙

石太多，一直到晚上22时，她们才把

活儿干完。蒙玲到家已经快23点了，

放孔明灯的计划彻底泡汤了，她辛酸

地看到，熟睡的女儿眼角挂着泪痕。后

来才知道，那天，女儿哭了一晚上。之

后好几天，女儿一见她就生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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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骗人。”

蒙玲的丈夫曾经劝她放弃这份既辛

苦、工资又不高的工作，还偷偷地帮她

找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不料却被蒙

玲一口回绝。“虽然累，但是这份工作

我干了20年，对公路有很深的感情。说

真的，要是哪一天退休了，我还真合不

得呢⋯⋯”蒙玲笑了。

20年的光阴，让辛勤工作的她，

由“一枝花”变成“公路婆”；20年的

光阴，让为人妻、为人母的她，满心愧

疚；20年的光阴，她把最真挚的感情都

默默地洒在了公路上。

谁说女养路工不美?认识她们就会

发现，这世上原来竟会有这么多美丽的

“公路婆”⋯⋯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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